
人生百年
立于幼学
被遗忘的童年革命

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巨
擘，其教育思想体系宏大而深邃。在关乎
人才根基的儿童教育领域，他于《变法通
议·论幼学》等著述中发出了石破天惊的
呼声：“ 人 生 百 年 ， 立 于 幼 学 ”。这一论
断，不仅将儿童教育提升至关乎个人一生
发展与国家民族前途的战略高度，更开启
了一场中国教育史上旷古未有的“童年革
命”。其 思 想 之 超 前 、 批 判 之 深 刻 、 方 案 之
系 统 ， 至 今 读 来 仍 振 聋 发 聩 。

奠定科学化启蒙的基石

梁启超幼学思想的革命性，首先
体现在他对儿童独特性的发现与尊重
上。他彻底摒弃了传统视儿童为“缩
略版成人”的陈腐观念，在中国教育
史上首次系统倡导按年龄阶段进行教
育分段。他明确提出“ 五 岁 以 前 为 幼
童 期 ， 受 家 庭 和 幼 稚 园 教 育 ； 六 至 十
三 岁 为 儿 童 期 ， 受 小 学 教 育 ” 的 阶 段
性 划 分 。 这 种 划 分 并 非 简 单 的 时 间 区
隔 ， 而 是 基 于 对 儿 童 “ 身 体 孱 弱 ”、
“ 心 识 未 开 ” 等 身 心 发 展 规 律 的 朴 素
认 知，体现了教育应遵循自然规律的
科学启蒙精神，其意义在于为中国教
育的现代化奠定了最初的心理学基
础。
与之相应，他对当时占统治地位

的传统蒙学教育进行了猛烈而精准的
批判。其矛头直指两大弊端：一 是 内
容 上 的 陈 旧 与 脱 离 实 际 ， 痛 斥 传 统 教
育 一 味 驱 策 儿 童 诵 记 “ 大 道 理 、 大 名
词 ”， 其 所 授 “ 非 百 姓 日 用 而 不 知 ，
则 尧 舜 禹 汤 文 武 周 孔 之 所 不 知 ”， 完
全 脱 离 儿 童 的 生 活 经 验 与 理 解 能 力 ；
二 是 方 法 上 的 粗 暴 与 低 效 ， 斥 责 旧 式
塾 师 只 会 采 用 “ 死 记 硬 背 ” 的 灌 输 式
方 法 ， 伴 以 “ 扑 教 ”（ 体 罚 ） 的 恐 怖
手 段 ， 其 结 果 只 能 是 “ 窒 碍 儿 童 脑
力 ”、“ 蹂 躏 儿 童 天 性 ”， 使 学 习 成 为
一 种 痛 苦 的 折 磨 。与此相对，他高度
推崇西方近代教育所采用的直观教学
法（如实物教学、游戏教学），认为
其符合儿童认知特点，能“ 导 之 不
劳 ， 而 引 之 有 趣 ”，从而激发其内在
学习动机。这一破一立，清晰勾勒出
了中国幼学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关键转
向——从压抑天性转向尊重规律，从
机械灌输转向科学启蒙。

构建现代幼学的系统蓝图

梁启超并非止于批判的空想家，
而是基于其先进理念，提出了一整套
系统且极具操作性的改革方案，涵盖
了教材、教法、制度等多个层面。
在教材编订上，他主张彻底革新

蒙学读物的内容与形式。他亲 自 拟 定
了 《 幼 学 读 本 》 的 编 写 大 纲，主张内
容应贴近儿童生活，涵盖识字、常
识、歌谣、故事、伦理等多个方面，
力 求 “ 歌 谣 俚 浅 ”、“ 道 理 明 白 ”，形
式则应图文并茂、生动有趣，以替代
内容深奥、枯燥乏味的《四书》《五
经》。“
在教学制度与方法上，他的主张

更是处处体现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。
他强烈反对体罚，认为这是教育者无
能和残忍的表现。他呼吁大幅减少每
日课时，反 对 “ 终 日 在 室 中 咿 唔 摹
写 ”，主张为儿童留有游戏与休息的
时间，以保护其身心健康与发展天
性。在教学方法上，他精辟地提出了
“由浅入深，由易到难，由已知到未
知”的渐进式原则，以及“ 循 循 善
诱 ， 激 发 主 动 性 ” 的 启 发 式 原 则。他
特别强调教育者要善于引导和提问，
让儿童“自动”、“自助”地去探索和
发现，而非被动接受，其核心在于培
养儿童的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能力，
这与现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核心要
义不谋而合。

穿越百年的教育智慧

在回顾梁启超的幼学教育思想，
我们不能不惊叹其跨越时代的先知先
觉。当下教育领域热议的诸多议题，
如“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”、“保护
儿童创造力”、“杜绝不当体罚”、“改
革教学方法”等，梁启超在一百多年
前已然进行了深刻论述并指明了改革
方向。他所批判的填鸭式教育、功利
化倾向以及对学生天性的漠视，在今
天的“内卷化”教育竞争中依然以某
种形式存在，甚至更为复杂。他所倡
导的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、倡导启
发式与趣味性教学、注重教材的生活
性与科学性，至今仍是教育改革追求
的理想目标。
当前，我国正深入推进“ 双 减 ”

政策，其核心旨归与梁启超的思想内
核高度一致——即 把 儿 童 从 过 重 的 、
不 合 理 的 学 业 负 担 中 解 放 出 来 ， 守 护
其 身 心 健 康 ， 促 进 其 全 面 而 富 有 个 性
的 发 展 。梁启超的思想启示我们，减
负绝非简单的“量”的减少，更深层
次的是“质”的变革，是教育观念从
“知识本位”向“人的发展本位”的
彻底回归，是教学方式 从 “ 被 动 灌
输 ” 到 “ 主 动 探 索 ” 的 根 本 转 变 。他
笔下那场被遗忘的“童年革命”，其
精神内核正是要尊重儿童作为独立个
体的价值，让教育真正服务于儿童内
在生命的茁壮成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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